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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 是 英 雄？
       ---紀念「空軍機械學校」、「空軍通信學校」遷台復校的那些人、那些事
Who is Hero？---to commemorate  AFMS and AFATS reconstructed  the campus in Taiwan.
林玉萍
Lin Yu-Ping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組/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從新軍事史研究的角度出發，以個人戰爭經驗與記憶結合大環境如學校政府的檔案史料，勾勒出1948年~1949年間「空軍機械學校」、「空軍通信學校」遷台復校經過。
關鍵字：「空軍機械學校」、「空軍通信學校」、遷台復校。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wrote from new study of military history perspective, by individual war experience and memory compared with environment like school's and government's historical files and data, outlined AFMS and AFATS to move Taiwan to reconstructed the campus in 1948 ~1949. 
 Key Words：「Air Force Mechanic School」、「Air Force Air Telecomunication School」、reconstructed the campus.
一、前 言：從一段故事談起
數年前的一個夏末時節，筆者在
本校介壽校區東側門的軍官餐廳前，看見一位傴傴老者逕自從舊士官宿舍穿過勤務連大樓向餐廳方向走去，之後，好幾次，他的身影都會固定時間出現在餐廳或舊士官宿舍與勤務連大樓的小徑間。筆者禁不住好奇心的騷動，找了一個無課的下午前去尋訪老者，這才挖掘出一段令人動容的故事…。

老前輩本家姓李，湖南人，1945年在四川的「空軍通信學校」
三科擔任軍委二帽科員，
1948年夏天國共內戰方酣，徐蚌會戰後國軍戰事失利局勢逆轉，空軍隨即令各軍校作遷校台灣準備，8月，李前輩奉命隨校遷台，他當時已有一妻一女，原打算帶家眷一起走，但妻子欲回原籍，李前輩心想戰亂之際家鄉父母確實需要人照顧，再則要妻女一路顛頗到千里外的台灣確實辛苦，等1、2年戰事平息後他就可以返鄉與家人相聚，忍一忍就過去了，於是李前輩就先告假送妻小回湖南，然後再匆匆自行回四川成都的「空軍通校」。8月底遷校行動開始實施，經過3個月的舟車勞頓，自西狙東，好不容易大家於11月抵高雄岡山現介壽校區址。
雖然1950年5月16日，總統蔣介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出“1年準備，2年反攻，3年掃蕩，5年成功”的前景，但政治情勢的錯綜複雜
，哪是一介小民如李前輩者所能左右
，1年過去，5年過去，聽廣播總聽不到打回去的宣示，身邊單身來台的同僚們，一個個灰了心死了眼，有的打報告退伍離開軍職，有的在台灣結婚生子落地生根！但學校依然是李前輩的家，他在這裡工作在這裡生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工作之餘就是盼，盼家鄉的老母，盼不知如何的妻女…
。1987年10月國民黨政府終於宣佈開放兩岸返鄉探親，那是多少戰後大陸外省移民盼它近40年的一紙公告！
詩人余光中曾寫道：「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裏頭；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鄉愁》，最能道盡那一代戰爭遊子們的心情。
這一年李前輩約已過70高齡，他早以行政士官長屆齡退役，當年學校長官感佩他為學校奉獻大半生又孤家寡人，同意繼續讓他住在士官宿舍，1988年，李前輩辦好手續便將多年來沒什麼花用的積蓄提領出來，大部分是要給家人的，小部份用來買她們可能會喜歡用到的日用品，望著那大包小包綑綁整齊的袋子包袱，就像幾十年來早已裝滿的一綑綑思念。張前輩回到家鄉的境遇是個令人鼻酸的情景---如同許多返鄉遊子傳回的消息一樣，許多人不能期待會再見到家中一雙父母，甚至記憶裡紅瓦白牆的建築都可能無處尋覓，李前輩不但沒有了那些，連好不容易找到的妻子也早已嫁作馮婦，女兒更說一句：「你回來幹啥？」…！那些年被打入黑五類的一對母女，凡事沒個男人撐天，還有高堂要照顧，如何吃苦如何捱過天崩地裂般的痛，都在夫妻父女相認的一刻傾瀉而出，李前輩無言以對，他願意去想像，願意去百般陪不是，但這樣都換不回逝去的39年，39年無可取代的傷痛；張前輩自己也不好過，39年來獨守異鄉，就憑著相信有生之年可以與妻兒團聚的信念，看著朋友過年一家和樂時也強顏歡笑，在學校努力工作把學校當家，把學生當自己的孩子，以聊慰孤苦的生活，這些，他都不說了。筆者不知道李前輩後來有沒有多次返鄉，只是遇見他時他已年屆93高齡，仍一個人獨居在學校宿舍裡，數月後，聽說在一個冷冬夜晚，救護車將他送到醫院，筆者從此便沒有再見到他，校園裡也再沒有一位僂步的老者到餐廳吃飯的身影了。
每次腦海閃現這樣的故事，筆者總在思考什麼叫作'為國家犧牲奉獻 '？軍人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是；奉命隨軍行進，離別高堂拋妻棄子，在軍校工作生活40载，更是；那不再有戰火煙硝的今天呢？軍人應該有什麼樣的行為格調才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在為國家犧牲奉獻」。為了感念和李前輩一樣，經歷戰亂及與本校共存亡的許多前輩，筆者作此一文以為紀念。
二、軍校撤台的背景： 徐蚌會戰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降，想盡各種生存法則在國民黨的強大陰影下自我扎根立足，中日戰爭期間它持續擴張，甚至戰末聯合蘇聯對淪陷區日軍進行武裝接收與佔領，據統計，1945年中共在中國大陸已實際控制約225,000平方英里(公制為582,750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6,500萬，軍隊91萬，民兵近2百萬。
1947年秋季以後共軍見時機成熟於全國各地對國軍發動攻勢，一般視為國共內戰之始，後來以下幾個因素終使國府在進行軍事剿共之際，無法爭取到優勢而轉佔下風：1.蘇俄持續增援中共；2.中共控制農村擴大兵源；3.中共採取破壞城市間交通網絡，有效孤立國軍；4.戰後經濟蕭條，影響社會民心士氣；5.中日戰爭勝利後，國府隨即實施裁軍，未處理好善後安頓導致投共者眾。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專家學者們
大概都不會否認，國共內戰中遼瀋、徐蚌與平津三大戰役的失利是扭轉國民黨政府失去國家控制權，讓中共最後佔據整個中國大陸的最後稻草，這3場軍事行動始自1948年9月12日終於1949年1月31日，國府在這三大戰役的敗退擊垮了蔣中正黨政軍的核心領導，也開啟百萬外省移民到台灣的大移民潮，其中徐蚌會戰慘敗直接導致空軍總司令部決定將「空軍機校」、「空軍通校」遷台復校。

徐蚌會戰(中共稱淮海戰役)，始於1948年11月6日，結束於1949年1月10日，歷時65天，開始時，東北國軍已全軍覆沒，華北剿總傅作義困守平津；蔣中正該時考慮到解放軍中原野戰軍可能會進攻鄭州，與華東野戰軍在江淮地區會合，為加強防守中原和華東地區，鞏固江淮，屏障南京，令杜聿明及劉峙指揮五個兵團部、22個軍部、56個師共55.5萬人集結，以徐州為中心，利用津浦、隴海兩條鐵路，組成東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臨城、南達蚌埠之「一點兩線」防禦陣線，採取戰略守勢，準備抗擊解放軍進攻。是役共軍在組織與數量上已勝國軍，同時蔣中正與高級將領所達成上述軍事部署的情資，顯然早已被共方擄獲，提前發動該戰役，圍攻徐州兩翼由黃伯韜、邱清泉、李彌所領導的兵團，結果黃伯韜第7兵團，邱清泉第2兵團被殲，黃、邱二人自戕，李彌第13兵團雖亦被殲，但李突圍，徐、蚌間交通線是國軍撤退之路開始時便被截斷，
再加上華中剿總白崇禧，因支持李宗仁競選副總統，被免除國防部長職務，心中不滿，不願支援徐蚌會戰，最後國軍被中共劉伯承、鄧小平及粟裕等人指揮的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約計70萬人消滅及改編。1949年1月底，徐蚌會戰國軍失利後，蔣中正因嫡系主力部隊被消滅而下野，困守北平的華北剿總傅作義接著投降，李宗仁要求和談，共產黨不肯，5月共軍渡過長江，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3月中國大陸全境淪陷。
 
三、進行式：「空軍通校」、「空軍機校」遷台


徐蚌會戰的戰區範圍距離國都南京不遠，故當共軍乘勢南陷蚌埠、臨淮等地的時候，位於東南方的南京備感威脅，是時空軍總司令部便令所屬各機關學校、部隊按預定之空軍復建計畫逐漸向安全地點轉移，其中，訓練機關、學校、航空工業製造與研究機構即行開始轉進台灣；
空軍訓練司令部於1948年5月18日頒空軍各校班遷臺計畫，該計畫原擬空軍官校及入伍生總隊簽高雄縣岡山鎮，空軍機校遷臺南，
「空軍通校」及「測候訓練班」遷屏東東港。

「空軍通校」遷台始末


「空軍通校」第3任校長為方朝俊上校(任期1948.1.1 ~1952..3.1)，1948年6月方校長先行飛台，7月抵東港勘察校址，因多項因素考量認為該處不宜，改建議遷校岡山現址(原日治末期日本海軍「第61航空工廠」)，並經空軍訓練司令部同意，8月教育處處長梅汝琅主持遷校委員會，修訂「空軍通信學校遷校計劃」開始執行繁瑣的遷台事宜，8月中旬首批赴台人員陸續乘車出發先到重慶(簡稱’渝’城)集合，再換輪船赴上海轉台；
遷台行動共費時3個月，物資(包括訓練裝備器材、補給品、檔案、行李)超不下700噸、人員(包括官、師、兵、生、眷屬)大口1556員，小口231員，就這樣浩浩蕩蕩加入了那個戰亂時代顛沛流離的移民浪潮。

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決定派遣航空母艦乘載多架精良的戰鬥機對日本殖民地--台灣進行全面大轟炸，1944年10月12日開始美日雙方展開連續5天的第一階段「台灣空戰」，兩方5天共出動4,320架次纏鬥，堪稱太平洋戰爭中最浩大與慘烈的空戰；第二階段空戰從1945年1月3日開始至8月終戰止，美軍總計也出動各型飛機7,709架次襲台，投彈16,014噸，台灣日軍及平民百姓死傷慘重。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位於高雄岡山的日本海軍「第61航空工廠」因為是重要軍事工廠被美軍轟炸不下10次，
工廠裡原45棟建築幾被夷為平地，所以戰後「空軍通校」遷校初期所需付出的重建之力是可以想像的辛苦；本校校史館內典藏一塊銅碑，這是1950年11月方校長所撰「空軍通信學校遷建記念台序」，其中描述到遷校初期大家胼手胝足重建校園的情形：「…而全校人員供以純誠，奮其勇節，罔顧一己之力，圖復校之務，寢饋未安，公事為重。既早作而夜思，復勞心而勤力，如水電、如房屋，先求其有，或斧斤、或刀鋸，次謀其精，於是昔之殘破者，次第復原已，昔之荒廢者，早日就美化已。一年而基礎建立，二年而規模略具。…」。
進行硬體重建之際校方也沒忘記持續教育活動，正科班第11期新生在岡山入學，1949年3月正科班9期和初級班9期於成都畢業分發，5月正科班10期遷台，至此，成都校區教育結束，全部訓練集中於高雄岡山。


方朝俊校長是個讓人敬佩的大家長；他1912年生於浙江省嘉興縣，父祖輩皆為教師，故家世堪稱書香門第
。1933年投考「中央航校」筧橋3期，從此加入空軍，中日戰爭爆發他進入運輸大隊參加戰役，1944年赴美受戰鬥偵察與照相偵查訓練，隔年更親率P-38型偵察機中隊，由美逕飛四川遂寧，後來駐印美軍撥交F-5E偵照機9架，由其重組編成空軍第12獨立偵察機中隊，這是我空軍照相偵察判讀的先鋒。1946年任職空軍總司令部通信處處長，此期間督導架設首批極高週率無線電載波話網，「空軍廣播電台」也在此年成立，1948年接任「空軍通信學校」校長，是秋，便奉令帶領全校官師生轉進台灣。1952年調升「空軍軍官學校」校長，1955年以空軍少將官階退役，結束20年軍旅生涯；後來因前軍中長官周至柔轉任省政府主席，便請方校長入省政府出任交通處副處長，1964年方校長擔任「石門水庫管理局」首屆局長，1967年心臟病猝發，不幸以56歲壯齡病逝台中中興新。
綜看方校長行誼無論是軍旅或公職皆對國家社會有明確的貢獻，不僅如此，筆者後來在協助校史館作相關訪談中，許多當年方校長的官屬或學生甚至民人工頭，無不對方校長尊敬有加，可見一生為國鞠躬盡瘁之外，其高風亮節的風骨當毋庸置喙。

事實上，1948年以後隨校遷台的教官師還有不少’大人物 ’，他們當中有的是擁有高專業科技知識者，後來到台灣各大學任教，開創培育科技人才的先例，有的在軍旅表現優異後來調升至將軍者，這些留待筆者日後再陸續道來。
「空軍機校」遷台始末


可能是因為校址選定的波折，「空軍機校」遷台的時間比「空軍通校」晚數月；1949年1月23日第4任校長文士龍上校(任期1948.12.1 ~1953.5
.1)派遣教育處處長田超帶領官佐士兵33員及修理經費舊台幣5億元搭專機抵岡山，隨即於本校巨輪校區現址(原日本海軍「工員養成所」)成立籌備處，開始修理房舍、建設水電、製作傢俱等，重建規模至3月大概底定。6月5日廣州形勢吃緊，成都遷校委員會展開第一批學生遷台工作，因為重慶有軍、民航飛機協助運輸，所以遷台路線都是先抵重慶後空運遷台(部分到廣州搭機)，
當時空運機架次有限需有優先順序，校方以教學器材最先，私人行李在後並規定不能超過20公斤，因此很多隨同遷台眷屬幾乎都是含淚忍痛燒毀家當書信，真的是只能帶著細軟走人。
8月1日岡山籌備處撤銷正式復校，9月5日開始復課；成都另設辦事處，處理未了事宜，總計自6月5日學生遷台至11月底成都辦事處結束，「空軍機校」在175日內利用專(便)機76架次，先後遷運官、生、士、兵共767人，眷屬814人，器材140噸。


「空軍機校」成立時間遠早於「空軍通校」，前者成立於1936年3月16日，後者建校於1944年1月1日；「空軍機校」的成立源於全球航空科技的傳播，1903年萊特兄弟成功完成動力飛機飛行之後，1910年中國北平的上空也出現了飛機，國父 孫中山先生鼓勵發展這項高科技，從軍閥時代的南方軍政府到中日戰爭前夕的國民政府，國民黨對飛行訓練及飛機研發仿製等活動沒中斷過，所以1930年代國軍要自己培育日益倚重的航空技術人才是可以想見的。
「空軍機校」從一開始網羅的教官、師甚至招考的學生都是當時一時之選，例如首任校長錢昌祚將軍乃清末庚子賠款計劃下，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取得航空工程碩士的中國早期航空專家，首任教育長王士倬先生更是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在清華大學的導師；
學校建校後與中國航空業界關係密切，管理階層與「航委會」、各飛機製造廠等的人事流動是互通的，學生畢業後除了分發基地外部份人員也會被編置到飛機製造廠去，因此，可以說「空軍機校」與中國抗戰末期以後的航空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此情況一直延續到戰後的台灣。

1949年撤守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面臨內外交迫的現實窘境，外交上最大盟友美國居然採取觀望態度並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等待國共兩岸’塵埃落定 ’再決定他的中國政策；
內政上，台灣突然移入百萬外省人口，糧食、空間、族群文化、戰後建設…等等問題形成非常大的壓力，後來韓戰爆發讓美方警覺共產洪流危機，台灣才因地緣政治因素重新被美國納為東西冷戰下的盟友，進而提供軍經援助，1950~1970年代台灣進入了美援時期。「空軍機校」是美援時代台灣航空人才培育的重要搖籃：如空軍螺旋槳飛機換裝噴射戰鬥機所需移轉的相關技術及火箭研發是在本校進行；早期「復興」、「華航」、「遠東」等民航公司維修專才幾乎都是空軍機、通二校退役人員補充；「空軍航空發展中心」成立後技術階層大半也由機校畢業者擔任，
上述航空機構可以說就是台灣戰後初期航空工業發展的主幹，出身「空軍機校」的教官或畢業生在台灣航空界赫赫有名者不勝枚舉，遑論默默在台灣航空界長期貢獻的其他官士兵了。
四、結 語：

歷史研究的發展在1970年代以前是以民族國家史學的模式為主要趨勢，1970年代以後各個新興史學派互別苗頭，民族國家史學的寫作不再是眾家關注的重點，新興的史學潮流在不同程度上，都代表著如何在民族國家史學的範式之外，尋找新的歷史研究的途徑；軍事史研究同樣也面臨從戰爭史、將相英雄傳的傳統研究模式轉向新軍事史研究的方向，如軍事與社會，文化史觀點下的軍事史研究，以及軍事組織底層的文化研究等，本論文就是在這種角度的思考下，希望擺脫傳統研究方向，以個人戰爭記憶與感受結合大環境如學校政府的檔案史料，呈現貼近於讓今人可以感動的距離。


那是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或者說那是人人都可以當英雄的時代，將軍也好士兵也罷，所有同一世代的人面臨的是誰也逃脫不掉的無情戰爭巨浪，流離失所的痛沒有輕重之分，胼手胝足重建校園的努力，也沒有將軍士兵之別，那一代願意咬著牙一起奮力走過的人都是英雄，都應該是今天享受昇平繁榮生活下所有軍人心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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